
第一章 傻子不傻了 

裴班芙端著藥碗推開陸慕娘的房門，陸慕娘病懨懨地坐在床頭，看見裴班芙，她

擠出了一抹笑。 

「大娘，該喝藥了。」裴班芙輕快地走到床邊坐了下來，笑吟吟地道：「不燙口，

都吹涼了，一口喝下剛剛好，喝得快些就不覺得苦了。」 

陸慕娘苦笑一記，她向來怕苦，沒想到後半生竟是日日與湯藥為伍，嘴裡的苦澀

味道怎麼都去不掉。 

「好，我一口喝下便是。」陸慕娘接過藥碗，皺著眉頭，忍著反胃，緩緩將湯藥

喝下。 

「來，啊——」裴班芙跟哄小孩似的拿出一顆糖，眼眸笑得像彎月。 

陸慕娘從善如流地張開嘴，含著裴班芙送進她嘴裡的糖。 

糖沖散了苦味，她的眉頭慢慢鬆開了。 

裴班芙一臉的嘆服，「我們大娘好棒，把藥都喝完了呢，這是怎麼做到的？換做

是我，肯定沒法子。」 

陸慕娘笑了，「妳這孩子，真把大娘當孩子哄了。」 

她很喜歡這個女孩子，分外的懂事，性格又開朗，總是笑吟吟的，從不怨天尤人，

即便是三年前她娘親和兄嫂一塊過世時，也很快就抹去了眼淚，努力生活，認真

照顧著一雙侄兒，將他們教得懂事又貼心。 

他們這一家人都是好人，即便在水患來時，人人自顧不暇，也不曾丟下他們母子

倆。 

想到這裡，她不由得拉住裴班芙的手，眼裡流露出情真意切的懇求，「芙兒……

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淺平他、他……」 

裴班芙不等陸慕娘說完便反過來輕拍她的手，「大娘放心好了，淺平哥是爺爺的

救命恩人，也是我們一家的恩人，只要我們有一口氣，就一定會照顧淺平哥。爺

爺不在了，有我爹，我爹不在了，有我，我不在了，瑛兒康兒也長大了，他們肯

定會照顧從小就一起生活的淺平叔，大娘就不要杞人憂天了，而且大娘肯定會長

命百歲的，這藥多貴啊，不長命百歲怎麼划得來？您說是不是呀？」 

陸慕娘頓時熱淚盈眶，「好好……大娘會長命百歲，會看著妳出嫁，還要幫妳照

看妳生的大胖娃兒。」 

嘴上這般說著，心中卻無比嘆息，若是淺平沒傻多好，現在肯定是個頂天立地的

好男兒，想必也能配得上芙兒這麼好的女孩子……若是他沒傻多好…… 

 

 

一個月後。 

一個穿湖綠色繡芙蓉花長裙的少女匆匆走進鴿子書舍，在內室和書舍掌櫃談了半

天後，交出青布包住的東西便心情愉快地打起簾子，正抬起腳要走到外面時，突

地看見一抹熟悉的挺拔身影，她連忙退了幾步，又藏身回到簾子後面。 

「怎麼了裴姑娘？」她身後的余掌櫃也頓了步，不明就裡地問。 



「呃……我突然想在這裡站一會兒，您先出去吧！」裴班芙側身要讓余掌櫃出去。 

「那好吧。」余掌櫃笑了笑，他和裴班芙合作很久了，知道這姑娘向來古靈精怪，

也就沒對她這古怪的舉動多問。 

余掌櫃出去後，裴班芙瞇著眼，鬼鬼祟祟地從簾縫裡看出去。 

外頭，陸淺平將幾張字畫交給余掌櫃，兩人正在商議售價，聲音不大不小，剛好

讓她聽得清清楚楚。 

簾後的裴班芙兩眼放光，哈，就知道他有鬼，可讓她逮個正著了吧！ 

不一會兒，他們談完了，陸淺平也離開了，裴班芙連忙跟上。 

余掌櫃見到一抹湖綠身影由他身邊一陣風似的刮過，他揚聲道：「裴姑娘要走啦？」 

裴班芙頭也不回地道：「您不必送我了。」 

陸淺平人高腿長，不過一會兒功夫已走到小胡同那裡了，裴班芙悄悄地跟在他身

後，免得被他發現。 

只見陸淺平左彎右拐，一刻鐘後來到了半月城的雲雀大街上，街上熙來攘往的很

是熱鬧，然後看他進了一間名叫歇心樓的茶棧，進了茶棧，他挑了臨窗的位子坐

下，這位子外面就是湖畔，放眼望去景色四收，讓人不由得放鬆下來。 

店小二上前招呼，他點了茶之後便望著窗外，不知在想什麼。 

裴班芙就躲在茶棧門口的柱子後，一直偷偷摸摸地看著陸淺平，他卻始終望著窗

子外頭，直到小二送上一壺茶和幾樣茶點。 

看到這，裴班芙不由得挑了挑眉，心道：他居然有銀子在這裡喝茶？ 

不行，她今天要問個清楚，不然她沒法和這麼奇怪的他在一個屋簷下生活！ 

她大步走進去，直接在陸淺平對面坐下。 

陸淺平正在給自己斟茶，他淡淡的抬眉看了裴班芙一眼，「不躲了？」 

她露出一排珠貝似的牙齒，「你知道我跟蹤你？」 

陸淺平不置可否地道：「妳的衣裙一路在我身後飄來飄去的，能不知道嗎？」 

裴班芙嘴角挑起了幾分，「那你還不回頭揭穿我，害我跟得好累。」 

陸淺平閒適的喝了口茶，道：「沒那個必要，妳想跟就跟，我不介意。」 

「我看到你在跟余掌櫃交易……」裴班芙驀地拍了下桌子，「你老實說吧！你到

底是什麼人？」 

陸淺平微感好笑，她這是在拍驚堂木嗎？ 

他看著裴班芙，巴掌大的雪白瓜子臉，柳葉般的雙眉，配上清亮如水的杏眼和微

翹的菱唇，不脫稚氣，卻又有份聰慧機敏。 

這個姑娘挺有趣的，好像從他一醒來就知道他不是原主，一直在暗中觀察他，忍

了一個月才開口質問。 

只是，她為何會認定他不是原主？其他人都當成他傻太久，行為奇怪一些也不以

為意，可只有她朝「他芯子換了」這方面去想。 

除非她也是魂穿之人，否則不可能想到那裡去。 

裴班芙見他久久不語，半瞇起眼眸，眼也不眨地盯著他道：「你不要想瞞我，我

都看在眼裡。」 



這時，夥計端著一盤玫瑰酥模樣的茶點走過去，她的視線忍不住跟著飄，便忘了

要講的話。 

陸淺平好笑地道：「妳想吃嗎？要不要點一盤？」 

他早注意到了，她跟她侄子康兒的注意力都很容易被吃的吸引，凡是有人送好吃

的來家裡，他們姑侄二人就會同時迎上去。 

裴班芙坐正，不置可否地道：「你要請客當然好。」 

陸淺平笑著叫住經過的小二，加點了玫瑰酥，又讓小二將店裡招牌的點心都送上

來。 

見狀，裴班芙防備地道：「你等等可不要說沒銀子，讓我先墊，我可是身無分文。」 

陸淺平笑了笑，「身無分文就出門，妳倒是心大，難不成是走來的？」 

裴班芙被他調侃的笑弄得臉頰微微發熱，他們住的彩虹村距離半月城至少要走上

一個時辰，她絕不可能是走來的。 

「咳。」她清了清喉嚨，臉不紅氣不喘地道：「我只帶了僱馬車的銀子，多的沒

有。」 

事實上，她不久前才從余掌櫃那裡收到一筆豐厚的酬勞，打算存到城裡最大的錢

莊再回去。 

「我也並沒有說妳有。」陸淺平戲謔地看著她，她那點小心思很容易就被他看穿

了，就如同她知道他的祕密，他也知道她的。 

裴班芙被他看得不自在，索性自己倒了茶喝，一口喝完將杯盞擱下，手握拳，在

唇邊虛掩咳了一聲，認真地道：「言歸正傳，你不要想瞞我，我都看在眼裡。」

她又接回方才的話題，且說的一字不差。 

陸淺平不由得莞爾，這個姑娘挺有趣的，她的心機也不令人討厭，她用自己的心

眼把一家老小照顧得好好的，她是堅毅的。 

他笑道：「我沒有想瞞妳，我確實不是陸淺平。」 

裴班芙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怔了一下才道：「你居然承認了？」 

聞言，陸淺平好笑道：「不是妳要我說的嗎？」 

「是沒錯。」裴班芙潤了潤唇，「可是、可是你好歹吞吞吐吐、猶豫一下啊，這

麼一來，我怎麼接著說下去？」 

陸淺平更覺莞爾，「妳原本想說什麼？我有閒暇，可以聽妳說一遍。」 

裴班芙立刻比手劃腳起來，「就是你抵死不說，我威脅你要告訴大家，你便要我

發誓，絕不把你的祕密說出來你才肯說……」 

陸淺平搓著下巴做恍然大悟狀，「小丫頭，原來妳喜歡狗血劇啊。」 

裴班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是好奇心比較重一些。」 

「既然我都坦白了，那妳沒有疑問了吧？換我問妳了。」 

「你問！我最喜歡有人問我問題了，我娘說的，那是思考的機會！」 

陸淺平頗為玩味地看著她，「妳為何會認為我不是原來的陸淺平？」 

「這不是顯而易見嗎？」裴班芙理所當然地道：「你傻了十八年，突然不傻了，

不但如此，還識字、懂禮貌、有常識、會畫畫，這定是芯子換了，你的魂魄借了



淺平哥的身子活過來，而真正的淺平哥死了，肯定是這樣！」 

她還有沒說的，他那深邃的目光還有剛毅的神情，一個傻了十八年的傻子即便清

醒也不會有的，而他表現出來的行為，不但不像一個傻了十八年的人，更不像一

個鄉里人。 

「確實言之有理。」陸淺平淺淺一笑，「不過，妳為何會知道世間有魂魄附身之

事？」 

裴班芙左右看了看，突然靠近他，壓低了聲音道：「因為我娘就是跟你一樣的人。」 

陸淺平微愣，原來她娘親是穿越者。 

他沒有原主的記憶，可即便有也無用，因為原主是個傻子，記憶等於一片空白。 

自醒來後在這裡生活了一個月，他知道裴班芙的娘親三年前在水患中罹難，她經

常把娘親掛在嘴上，似乎相當崇拜她的娘親。 

他盯著她問道：「是妳娘告訴妳的嗎？」 

穿越者都深怕被當成鬼怪，守口如瓶都來不及了，如何會告訴別人？即便那個別

人是自己女兒，應該也很難將此天大祕密說出口。 

「當然了。」裴班芙很驕傲地道：「我跟我娘無話不談，天南地北，什麼都可以

聊，我們跟朋友似的。」 

「這件事，只有妳知道？」陸淺平神情嚴肅地問。 

「怎麼會？」裴班芙一雙清澈的眼睛眨了兩下，「我爺爺知道，我爹知道，我過

世的兄長也知道。」 

陸淺平一時無語了，那位倒是坦蕩蕩啊，將自己的祕密告訴了這裡的家人。 

「既然你跟我娘一樣是魂穿者，那你知道加拿大嗎？」裴班芙興致勃勃地問。 

陸淺平再度怔住，從一個古人口裡聽到加拿大三個字太違和了。 

他問道：「妳娘說她是加拿大人嗎？」 

所以是外國人穿越到了大岳朝？這樣語言能通嗎？ 

裴班芙搖頭，「不不，我娘是新加坡人，她在加拿大留學，你知道留學是什麼意

思吧？我娘因為太喜歡那裡了，畢業後便在那裡定居找工作，我的名字就是我娘

取的。」 

陸淺平點頭，「所以妳娘住在班芙小鎮。」 

這也解開了為何家裡的大黃狗會叫做麥可，他原本以為只是他們湊巧取的名字，

如今看來也是她娘的手筆。 

裴班芙很興奮，「我娘說那是個人氣萃聚、座落在山谷中的童話小鎮，有翠青的

湖水，蔥蘢茂盛的叢林，構成了如詩如畫的美景……」 

陸淺平看她流露出一臉嚮往，便知道她娘一定常常跟她說起班芙小鎮的點點滴滴。 

這麼說來，裴家老爺子裴一石和裴家男主人裴再思對他大病一場，幸運沒死，醒

來之後不但不傻了還正常萬分從沒有質疑過，是因為他們也跟裴班芙一樣，認定

他是魂穿者嗎？ 

他打量興高采烈的裴班芙片刻，終於問道：「妳跟爺爺和裴大叔討論過我的事嗎？」 

裴班芙搖頭，「沒有。」 



陸淺平面容嚴肅，「那麼……」 

裴班芙搶先開口說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口風很緊，我不會跟他們說，你對

我承認你不是淺平哥的事，這件事是我們倆的祕密，除非你要我說，不然我絕不

會說！」 

聞言，陸淺平露出笑容，「那麼一言為定，妳替我保守祕密，我替妳保守祕密。」 

這話一出，裴班芙奇怪地看著他，不解地問：「我有什麼祕密，我怎麼不知道。」 

他聽了，挑起嘴角一笑，「妳賣什麼給余掌櫃，爺爺和裴大叔不知道吧？」 

裴班芙心驚了一下，瞪著他，「你怎麼知道的？」 

他又露出一笑，「如同妳觀察我，我也會觀察妳。」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就這麼說定了，咱們幫彼此保守祕密，食言的是小狗。」 

陸淺平愉快一笑，「一言為定，食言的是小狗。」 

 

夕陽西下，陸淺平和裴班芙一塊回到家，陸慕娘在門口張望，神色有些焦急，似

乎等很久了。 

「大娘，您怎麼出來了？」裴班芙三步併做兩步地跑過去扶住陸慕娘。 

反觀陸淺平，他步履如常，緩步走近陸慕娘。 

他還不習慣把這位四十出頭的美婦人當成自己娘親，叫一聲娘，實在彆扭。 

「淺平出門好幾個時辰了，我擔心他出什麼事……」陸慕娘解釋。 

裴班芙笑嘻嘻地道：「唉喲！我的大娘，淺平哥已經完全好了，不傻了，能出什

麼事？以後淺平哥也會常常出門，大娘不要再自己嚇自己。」 

「芙兒說的不錯。」陸淺平亦是正色道：「娘，我已經好了，不是傻子了，自己

出門也不打緊，以後不要再為我等門。」 

陸慕娘連忙應允，「好，娘知道了，娘也知道你好了，只不過心裡還有些不踏實，

才會出來看看。」 

裴班芙挽著陸慕娘的手進門，一邊道：「別在門口說話，都快到飯點了，我回來

的太晚了，要趕緊去做飯，晚了，康兒這隻小吃貨又要哇哇叫了。」 

進了門後，她便二話不說往廚房裡鑽，她手腳俐落，不到半個時辰便端上了五菜

一湯和一鍋白米飯。紅燒肉是早上就燒好的，燉足了火候，她另外做了一個蒸魚、

兩個素菜和一個涼菜，鍋裡是蘿蔔排骨湯。 

這做飯的手藝是裴班芙自己琢磨出來的，以前她娘和她嫂子在的時候，根本輪不

到她做飯，她們不在之後，為了不讓瑛兒、康兒羨慕別人家的伙食，她咬牙和隔

壁劉大嬸學做飯，三年來廚藝已大有精進。 

晚飯時間，裴家和樂融融，穿堂的大桌子坐了滿滿一桌，裴一石從學堂回來了，

裴再思和葉東承也從村尾回來，加上九歲的裴元瑛和七歲的裴元康，以及裴班芙

和陸淺平、陸慕娘母子，可說是熱鬧極了。 

「我最喜歡姑姑做的紅燒肉了，肥而不膩。」裴元康筷子挾了一塊赤醬濃香、色

澤油亮誘人的紅燒肉，配著米飯，一口吃進嘴裡，滿足得眼睛都瞇了起來。 

裴元瑛哼了哼，「姑姑做的菜，你哪道不喜歡了？你再不忌口，小心以後會長成



大胖子。」 

她雖然只長弟弟兩歲，卻是早熟又懂事，會幫著挑菜餵雞、灑掃廳堂、整理家務。 

「妳才會。」裴元康反擊。 

裴元瑛堅定地搖了搖頭，「我不會。」 

「妳會！」裴元康丟了塊肥肉進他姊姊碗裡，「快吃掉！若妳不吃掉就是不愛姑

姑！」 

「你這小子好卑鄙。」裴元瑛把肥肉挾起丟回弟弟碗裡，「你自個兒吃，我才不

上你的當！」 

他挾起肥肉仰頭就丟進嘴裡，邊吃邊含糊不清地道：「我吃就我吃，我愛吃得很

哩。」 

「看看你，肥油都流出來了，髒死了。」裴元瑛蹙眉嫌棄的看著弟弟，受不了的

掏出帕子幫他擦嘴角。 

姊弟倆鬥起嘴來就會沒完沒了，也為餐桌增添了許多熱鬧，幾個大人都噙著微笑

看他們抬摃。 

裴班芙這時才想起來早上的事，問道：「對了，爹，您和東承哥早上匆匆趕去那

間新開的羊肉鋪子，可是出了什麼事？怎麼柳大叔、郭大嬸幾個人會氣急敗壞的

來咱們家找您去主持公道？」 

裴再思是彩虹村的村長，在大岳朝，村長的俸給挺不錯，因此裴家雖然人多，生

計上也不成問題。 

至於葉東承，他父母在八年前的水患死了，裴再思可憐他一人孤苦無依，便收養

了他，他除了跟裴一石學認字讀書外，近年來也跟在裴再思身邊，幫忙打理村裡

的大小事，性子越發沉穩。 

除此之外，家裡需要男人做的粗活，舉凡砍柴、修繕屋子，夏天除草、冬天鏟雪，

葉東承都搶著做，他的興趣是打獵，也常上山打些野味回來加菜。 

「這事還是不要吃飯時說。」裴再思蹙了蹙眉頭。 

裴班芙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充滿了好奇，「什麼事啊，為何不能吃飯時說？」 

「是啊，爺爺，到底什麼事啊？」裴元瑛也跟著好奇起來。 

裴元瑛和裴元康的性子不像他們爹娘，倒隨了裴班芙較多，一個隨了裴班芙的吃

貨本色，一個隨了裴班芙的好奇心重。 

「咳。」葉東承咳了一聲，道：「吃完我再告訴你們。」 

好奇心是沒法等的，裴班芙不死心，又想再追問時，坐在她旁邊，一直低頭吃飯

不發一語的陸淺平忽然不動聲色的以手指沾了茶水，在桌上迅速寫下三個極小的

字。 

裴班芙看到後頓時瞪大了眼睛，還用力吞了口水，閉著嘴巴不再追問，當裴元瑛

還要問時，換她阻止了裴元瑛，轉移了話題。 

吃完飯，裴班芙迅速洗好碗筷，待收拾好廚房，她馬上跑去找陸淺平。 

裴家是個二進的院子，共有二間正房、三間東廂房、三間西廂房，房間都不大，

一家人住剛剛好，四四方方的小院子裡種著幾棵桂花樹，有座鞦韆，有張石桌和



幾張石凳。 

每年中秋，院子會飄滿沁人心扉的桂花香氣，他們一家人就坐在院子裡吃月餅、

賞月，她娘親還說中秋一定要烤肉，那是裴班芙覺得最幸福的事了…… 

只是那幸福在她娘親和兄嫂走了之後缺了一個角，每到中秋，當她仰望著月亮，

總有一抹淡淡的感傷。 

「叩叩叩，叩叩叩！」裴班芙心急，連敲了兩次門。 

「進來。」 

一聽到回應，她立即推開了房門，只見陸淺平正坐在書桌前，小油燈點著，桌上

什麼都沒有，不知道在想什麼。 

「你怎麼知道羊肉攤子摻了老鼠肉在賣？」 

陸淺平淡淡地道：「以前聽過。」 

這種事在前世時有所聞，有些不肖燒烤餐廳會在高價的羊肉裡混進老鼠肉來魚目

混珠，賺取暴利，因此他看裴再思凝重的神色，研判是類似的事，也因為噁心，

他們才不想裴班芙在用飯時細問。 

裴班芙在桌邊坐了下來，好奇地看著他，「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陸淺平看了她一眼。 

她知道他明白「以前」是什麼意思，她娘親說，在她生活的那個地方，她的差事

是室內設計師，就是佈置屋子、修繕屋子的工匠，所以她娘親很有巧思，常縫製

靠墊、窗簾那些東西，也會畫圖給她爹做傢俱，會木雕，還會在傢俱表面用漆畫

圖，把屋裡佈置得跟村裡其他人家都不同。 

就因為她娘親是那麼的與眾不同，她才會想知道，眼前這個陸淺平在他生活的那

處是做什麼的，會不會也像她娘親那樣多才多藝。 

興許是因為他與她娘親是同鄉，今日確定了他的來歷之後，裴班芙對他格外有親

切感，她想聽他多說點那個她娘親熟知、而她不知道的世界。 

她興致勃勃地看著陸淺平，等他回答。 

他卻不冷不熱地道：「說了妳也不懂，況且妳也沒有知道的必要。」 

陸淺平不想講，是因為講了沒有用。前世他的理想、他的抱負都因穿越灰飛煙滅

了，他再也不能做他想做的事，他探訪過的河道、做的研究、看的資料和花費的

精神、體力，最終靠自身實力進入首屈一指的泛亞工程顧問集團，也開始施展他

的抱負了，可那些努力如今都白費了，他也無法令自己回到現代。 

在古代的他要做什麼？能做什麼？要在這個不知名的村莊終老嗎？要一輩子和

這個家、這些人綁在一塊嗎？ 

他感到茫然，打從他醒來後就一直在思考他的人生，至今沒有個答案，偏生裴班

芙還來問他前世的工作，頓時感到一陣煩躁。 

「我怎麼不懂了？」裴班芙眼睛亮晶晶的，「你說說看，我娘也是跟我說說我就

懂了，我娘還教我英文跟阿拉伯數字哩。」 

陸淺平驀地看著她，「所以呢？妳學英文跟阿拉伯數字有什麼用嗎？能跟別人說

嗎？能派上用場嗎？」 



裴班芙一愣，「你、你這是在生氣嗎？」 

「與其說生氣，不如說我怪老天為什麼把我帶到這裡？我跟妳不同，妳可以將學

英文跟阿拉伯數字當成消遣，反正妳日後也會跟別的姑娘一樣，相夫教子，以夫

為天，妳不用去想別的事，也犯不著想。而我卻是失去了我的一切，過去的努力

全成了泡影！」說到這，他又不悅地說：「再說了，我的工作是什麼，對妳來說

重要嗎？妳為何要問？只因為妳想知道，所以我就必須要說？」 

他真的是瘋了，竟然對個小丫頭抱怨起命運來，即便她的娘親是穿越人，她對他

那個世界的瞭解恐怕也不足百分之一，更顯得沒頭沒腦對著她抱怨的自己很是可

笑。 

裴班芙並沒有因為陸淺平對她胡亂遷怒而生氣，相反的，她小心翼翼地看著他，

發現他臉上情緒變化好多。 

這麼大的情緒起伏讓她聯想到了一件事，她潤了潤唇，柔聲問道：「淺平哥，你

在想你的家人嗎？」 

陸淺平抿著唇，前世的他也叫陸淺平，但沒有人會叫他淺平哥，她卻叫得自然無

比。 

他有些疲倦的閉上眼睛，「妳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他不想他的家人，因為很少聯絡，他的父親是個實業家，性格嚴肅，一年笑不到

三次，母親是唯唯諾諾的家庭主婦，唯夫是從，他兩個哥哥都是成功人士，大哥

是醫生，二哥是政治人物，但他們平常很少交流，家庭情感相當淡薄，說不定他

們還不知道他出事了呢。 

即便知道，在他的靈堂上恐怕也很難擠出淚來，父親還可能將他的死歸咎於他的

不聽話，不肯乖乖接下他的事業，偏要去搞水土保持、環保治河等等無用的東西；

母親可能會為他的死偷偷哭泣，但也僅止於此了，他向來不是個貼心的兒子，又

怎麼期望她會有多悲傷？ 

「好，那我出去了。」裴班芙還是有眼力見兒的，她看出他的頹喪，心想還是讓

他自己一個人靜一靜的好。 

她起身，走到門邊卻沒有立即開門，她想了一下，沒有回頭，忽然說道：「淺平

哥，我不是你想的沒心沒肺，我只是……只是不想家人擔心，也不想影響了瑛兒、

康兒，不想讓他們想起他們是沒爹沒娘的孩子，所以才整天笑嘻嘻的……其實我

很內疚，我一直抱著愧疚的心在過日子，為了救我一個人，娘、哥哥、嫂子都死

了，我的命是他們用命換來的，我沒有資格活得不好，不但不能不好，我還要過

得比任何人都好，這樣才對的起我娘我兄嫂。」 

說完，她開了門，默默的帶上房門出去了。 

看著被關上的房門，陸淺平說不出心裡頭是什麼滋味。 

她總是笑得很用力、很大聲，原來背後，有那麼大一塊傷口…… 

他突然懊惱極了，他怎麼能把命運對他的捉弄遷怒到她身上？就算有人該對他此

刻的處境負責，那也絕對不是她。 

 


